
养 壶 即 为 养 命
· 迂 蓬 ·

农 业 技 术 发达 了 ，各种 珍稀 的 茶种 都 能 无
性 繁 殖 ，成 规 模 生 产 了 。交 通 运 输便 利 了 ，我
们 也 能 及 时 喝 上天 南地北 出 产 的 茶 叶 了 。

喝 茶 的 工 具 材 质 不 胜 枚 举 ，但 是 ，最 好
的 还 是 数 宜 兴 出 产 的 紫 砂 壶 了 。宜 兴 紫 砂
壶 是 中 国 特 有 的 手 工 制 造 陶 土 工 艺 品 ，制 作
原 料 为 紫 砂 泥 ，原 产 地 在 江 苏 宜 兴 。

有 史 可 考 ，宜 兴 从 明 武 宗 正 德 年 间 以
来 ，用 紫 砂 开 始 烧 制 成 壶 ，据 说 紫 砂 壶 的 创
始 人 是 明 朝 的 一 个 叫 供 春 的 书 童 。因 为 紫
砂 壶 一 出 现 ，就 和 文 人 无 缝 对 接 了 ，所 以 历
代 制 壶 师 父 ，都 是 有 很 高 的 文 化 修 养 和 与 文
人 交 往 的 圈 子 。制 作 每 一 把 壶 都 独 具 匠 心 ，
在 壶 的 欣 赏 性 上 下 功 夫 。也 正 是 因 为 有 了
艺 术 性 和 实 用 性 的 完 美 结 合 ，紫 砂 壶 才 别 样
的 珍 贵 ，玩 赏 起 来 令 人 回 味 无 穷 。加 上 紫 砂
壶 在 泡 茶 上 独 特 的 功 效 以 及 和 茶 禅 一 味 的
汉 族 文 化 内 涵 ，这 就 又 增 加 了 紫 砂 高 贵 不 俗
的 雅 韵 。

一 把 紫 砂 壶 ，从 入 手 到 开 始 使 用 ，是 有
特 殊 的 使 用 要 求 的 。怎 样 清 洗 和 保 养 ，经 过
历 代 茶 人 的 不 断 探 索 ，已 经 形 成 了 一 套 独 有
的 方 法 。当 然 ，在 大 的 规 则 里 ，各 人 还 有 各
人 使 用 和 养 壶 技 巧 ，此 文 所 谈 ，是 我 和 身 边
茶 友 们 在 养 壶 中 ，总 结 出 的 一 套 方 法 ，至 于
你 信 不 信 ，反 正 我 们 是 信 了 。

每 次 ，得 到 一 把 新 壶 时 ，总 是 先 小 心 翼
翼 地 展 玩 。在 桌 子 上 ，铺 上 茶 巾 ，以 防 失 手
碰 碎 茶 壶 。仔 细 观 察 ，这 把 壶 是 手 工 的 ，还
是 半 手 工 ，或 者 是 一 般 的 量 产 机 制 商 品 壶 。
其 实 ，如 果 除 掉 对 名 家 的 追 捧 和 收 藏 因 素 ，
单 为 了 泡 茶 ，只 要 是 真 的 宜 兴 紫 砂 ，不 用 在
意 是 手 工 还 是 机 制 。手 工 的 不 见 得 就 能 把
普 通 茶 叶 泡 成 名 贵 品 种 ，而 机 制 壶 也 不 见 得
把 茶 叶 能 泡 成 酱 油 。

玩 赏 一 番 后 ，弄 一 个 没 有 做 过 饭 的 净
锅 ，注 入 能 淹 没 茶 壶 盖 的 水 ，把 用 凉 水 已 经
冲 洗 过 的 茶 壶 放 入 ，开 火 烧 煮 。水 开 以 后 ，
小 心 把 茶 壶 捞 出 ，在 冰 水 里 过 一 遍 ，然 后 继
续 放 在 开 水 锅 里 煮 ，屡 次 三 番 ，大 概 过 十 几
遍 ，拿 出 来 用 干 净 茶 巾 把 壶 内 外 搽 净 ，壶 去
盖 ，壶 口 向 下 放 置 ，阴 干 ，开 壶 程 序 大 功 告 成
了 。此 程 序 的 关 键 点 是 不 能 用 做 饭 的 锅 ，因
为 紫 砂 成 陶 后 ，内 部 结 构 是 存 在 细 密 的 气 孔 ，
具 有 一 定 的 吸 附 性 ，如 果 被 油 腻 污 染 ，会 影 响
以 后 的 茶 汤 味 道 ，经 久 不 散 ，甚 是 苦 恼 。而 有
的 朋 友 说 把 滚 烫 的 茶 壶 不 断 地 在 热 冷 水 里
激 ，会 不 会 茶 壶 热 胀 冷 缩 炸 裂 ，告 诉 你 ，如 果
炸 裂 ，那 就 是假 壶 。真 的 紫 砂 壶
是 不 会 炸 裂 的 ，反 而 在 不 断 的 热
冷 交 替 中 ，紫 砂 壶 壶 体 烧 结 密 闭
的 小 空 间 会 产 生 炸 裂 ，层 层 打
通 ，这 样 的 紫 砂 壶 是 具 有 了 良 好
的 透 气 性 ，会 比 一 般 没 有 经 过
热 冷 交 替 处 理 的 壶 保 鲜 时 间 更
久 ，使 用 效 果 更 佳 。

开 好 了 壶 ，随 时 就 能 使 用
泡 饮 茶 汤 了 。很 多 人 都 知 道 紫 砂 壶 需 要 养
壶 ，可 是 对 怎 么 养 ，没 有 个 概 念 ，其 实 ，泡 养
字 面 意 思 已 经 告 诉 你 方 法 了 ，只 有 使 用 泡
茶 ，才 能 做 到 养 壶 。有 的 人 买 了 壶 后 ，真 心
喜 欢 ，束 之 高 阁 ，只 是 远 远 地 欣 赏 ，虽 然 做 到
了 收 藏 ，但 是 千 百 年 后 ，壶 还 是 一 身 火 气 ，不
会 因 为 时 间 日 久 而 出 现 包 浆 和 宝 光 。总 的
说 来 ，一 把 茶 壶 ，首 先 是 看 实 用 功 能 ，单 纯 的
为 了 集 藏 ，茶 壶 就 是 一 个 死 物 。不 过 ，许 多
大 名 家 的 珍 贵 作 品 ，能 不 用 还 是 不 用 ，因 为
将 军 不 离 战 场 死 ，再 怎 么 小 心 翼 翼 ，在 实 用
过 程 中 ，总 会 出 现 磕 碰 ，大 师 制 作 的 壶 ，动 辄
上 万 甚 至 几 百 万 ，不 是 土 豪 ，就 小 心 收 藏 吧 ，

因 为 那 是 真 金 白 银 。
更 有 人 ，喜 欢 喝 茶 ，也 想 养 壶 ，可 是 把 壶

买 了 后 ，往 往 是 寄 养 在 某 个 相 熟 的 茶 馆 ，委
托 卖 茶 的 帮 忙 养 壶 。我 称 这 样 的 人 是 伪 茶
人 。先 不 说 在 茶 馆 里 依 靠 别 人 养 壶 养 得 精
心 不 精 心 ，单 是 一 把 壶 ，每 天 被 泡 多 种 茶 就
很 不 科 学 。原 则 上 ，有 条 件 的 话 ，一 把 壶 ，只
泡 饮 同 类 的 茶 种 。不 要 红 茶 ，青 茶 ，黑 茶 的
混 泡 。尤 其 是 铁 观 音 、花 茶 这 样 高 香 的 茶
叶 ，会 因 紫 砂 壶 的 高 度 吸 附 性 的 作 用 下 ，影
响 其 他 茶 叶 的 品 饮 。另 外 ，自 己 的 茶 壶 还 是
自 己 养 ，不 要 觉 得 养 壶 是 需 要 很 多 器 具 ，其
实 ，就 是 简 单 地 冲 水 泡 饮 就 行 了 ，茶 台 、公 道

杯 、闻 香 杯 之 类 的 ，那 是 作 秀 。我 见 过 寄 养
在 各 个 茶 馆 、茶 叶 店 的 茶 壶 。我 看 着 那 被 茶
馆 人 员 装 满 各 种 茶 渣 甚 至 有 烟 头 的 壶 ，心 里
很 是 心 酸 ，就 像 看 着 自 己 的 孩 子 在 别 人 家 被
虐 待 一 样 。

茶 壶 就 是 为 了喝 茶 的 ，喝 茶 的 过 程 就 是
养 壶 。现 在 网 上 很 多 养 壶 的 知 识 ，有 用 茶 汤
长 期 泡 养 ，有 拿 泡 过 的 残 茶 叶 经 年 累 月 的 埋
养 ，这 都 是 想 用 茶 叶 所 含 的 物 质 给 茶 壶 上 色
上 光 ，和 盘 玩 其 它 物 件 走 捷 径 一 样 。可 是 ，
茶 壶 ，是 一 件 壶 里 日 月 长 的 事 ，确 实 不 适 合
这 样 作 弊 。紫 砂 具 有 保 鲜 性 ，也 是 只 说 剩 茶
水 在 紫 砂 壶 里 保 存 可 以 盛 夏 不 腐 ，那 也 是 有

时 间 限 制 的 。我 见 过 最 好 的 壶 ，能 做 到 一 周
茶 水 不 变 质 ，可 是 ，留 存 了 一 周 的 茶 汤 ，你 还
愿 意 喝 吗 ？更 不 用 说 ，用 陈 旧 的 茶 汤 和 废 茶
渣 养 的 壶 ，想 想 就 影 响 心 情 。在 市 面 上 ，还 有
一 种 专 门 做 旧 的 茶 壶 ，把 茶 壶 埋 入 废 弃 的 茶
叶 里 ，在 三 伏 天 暴 晒 几 月 ，等 茶 壶 里 积 满 茶
垢 ，又 给 茶 壶 用 凡 士 林 、煤 油 、鞋 油 之 类 的 上
光 ，冒 充 老 壶 谋 利 ，这 样 的 茶 壶 不 但 不 能 用 ，
而 且 对 人 身 体 会 有 一 定 的 伤 害 ，一 定 要 注 意
分 辨 ，在 选 购 老 壶 时 ，最 好 闻 闻 或 注 入 开 水
后 ，看 看 壶 的 表 面 会 不 会 粘 手 沾 油 。如 果 有
条 件 ，在 购 入老 壶 ，最 好 叫 行 家 帮 忙 掌 掌 眼 。

怎 么 泡 茶 ，不 用 给 大 家 多 说 ，我 们 就 养
壶 的 一 些 必 须 程 序 ，和 大 家 交 流
一 下 。前 面 说 了 ，养 壶 就 是 泡
饮 ，如 果 有 茶 台 的 话 ，在 第 一 遍
开 水 注 入 壶 后 ，先 做 个 洗 茶 ，把
第 一 泡 茶 汤 ，快 速 注 入 闲 置 的 杯
子 ，或 用 来 涮 洗 自 己 用 的 茶 杯 ，
然 后 在 壶 内 注 入 第 二 遍 热 水 。
把 第 一 遍 的 茶 汤 均 匀 地 淋 在 壶
身 上 ，让 壶 身 和 壶 内 的 温 度 保 持

一 致 ，更 利 于 发 挥 茶 性 ，同 时 ，因 为 壶 内 的 高
温 ，瞬 间 蒸 干 壶 外 的 茶 汤 ，茶 汤 内 所 含 的 物
质 ，多 少 就 保 留 一 点 在 壶 体 ，日 久 ，茶 壶 自 然
就 发 生 色 变 。喝 完 茶 后 ，要 用 喝 过 的 茶 渣 ，把
茶 壶 内 外 搽 洗 一 下 ，然 后 用 热 水 把 壶 冲 洗 干
净 ，用 一 块 专 门 的 茶 巾 把 茶 壶 内 外 搽 干 ，壶 盖
单 放 ，壶 口 向 下 ，放 置 在 合 适 的 地 方 阴 干 ，一
次 养 壶 泡 饮 的 过 程 就 结 束 了 。看 ，养 壶 是 不
是 很 简 单 呢？！

当 然 ，单 纯 的 泡 饮 ，壶 体 出 现 包 浆 是 很
慢 的 。这 就 需 要 我 们 开 始 对 壶 进 行 盘 玩 ，和
盘 其 他 物 件 没 有 什 么 两 样 ，就 是 把 壶 拿 在 手
里 ，用 手 对 壶 体 进 行 抛 光 。这 个 过 程 ，会 加

速 壶 体 的 出 光 ，加 上 每 次 泡 饮 留 积 在 壶 上 茶
叶 的 物 质 ，一 把 壶 ，会 在 天 长 日 久 的 泡 饮 和
盘 玩 中 ，不 断 滋 生 温 润 的 光 泽 ，最 终 ，呈 现 出
红 铜 一 般 的 宝 光 。但 是 ，一 定 要 洗 净 手 ，不
能 有 油 污 污 染 了 壶 体 。

养 壶 不 光 是 养 壶 外 ，壶 内 同 样 需 要 养
护 。好 多 朋 友 认 为 壶 内 经 过 长 期 的 泡 茶 ，积
累 厚 厚 的 茶 垢 ，就 是 养 出 了 茶 山 ，养 出 了 好
壶 ，甚 至 得 意 的 说 ，他 的 壶 就 是 不 放 茶 叶 ，只
需 注 入 开 水 ，倒 出 来 就 有 茶 香 。对 不 起 ，茶
山 不 是 茶 垢 ，而 茶 垢 ，往 往 是 茶 叶 的 不 良 物
质 ，是 对 人 体 有 害 的 。壶 内 是 要 有 茶 山 方
好 ，但 是 茶 山 的 形 成 ，是 在 每 次 泡 饮 后 ，及 时
的 清 理 掉 残 茶 ，用 干 净 的 茶 巾 搽 净 壶 内 ，时
日 一 久 ，壶 内 自 然 的 形 成 因 茶 叶 泡 饮 留 下 的
痕 迹 ，如 云 如 山 ，让 人 浮 想 联 翩 ，增 加 了 赏 壶
的 乐 趣 。茶 山 的 形 成 ，是 日 积 月 累 的 使 用 痕
迹 ，而 不 是 不 知 道 清 洁 而 沉 积 的 茶 垢 。一 把
壶 ，在 使 用 日 久 后 ，壶 体 的 细 微 毛 孔 里 ，自 然
会 留 存 茶 叶 的 香 味 ，有 没 有 茶 垢 ，注 入 开 水 ，
都 会 有 茶 叶 的 香 味 ，那 是 茶 叶 的 灵 魂 ，而 不
是 茶 垢 般 的 尸 体 。

养 壶 不 神 秘 ，也 不 麻 烦 ，不 要 为 了 养 而 去
养。喝 茶本就 是 一 件 轻 松 愉悦 的 事 情 ，如 果 因
为 养 壶 而 去 喝 茶 ，加 上 按 照 现在 社会 上 流 传 的
一 些 繁 琐 的 技 巧 ，每 次 养 壶 ，搞 得 自 己 手 忙 脚
乱 ，图 添 烦 恼 ，壶 也 许 能 养好 ，可 是 ，劳 心 费 力 ，
只 是 炫 技 ，违 背 了 中 国 千 年 文 化 赋 予 饮 茶 的 简
单禅机 ，这样 的 喝 茶养壶 ，不 做也 罢 。

其 实 ，每 次 养 壶 的 过 程 ，都 是 对 生 命 的
一 次 滋 养 。浓 浓 的 一 壶 香 茶 ，或 一 人 独 品 ，
或 二 人 对 饮 ，或 三 五 好 友 聚 饮 ，风 清 气 正 ，花
前 月 下 ，都 会把 我 们 生 命 中 遇 到 的 沉 疴 克 化 ，
让 我 们 一 身 轻 松 地 继 续
未 来 的 生 活。（陕南投资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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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明 节 快 到 了 ，小 雨 从 前 几 天 就 淅 沥
沥 地 下 个 不 停 ，矿 区 四 周 的 山 梁 上 ，野 桃
花 ，杏 花 ，迎 春 花 开 得 姹 紫 嫣 红 ，一 阵 清 风
吹 来 ，山 花 清 香 的 味 道 会 从 窗 户 里 飘进 文
鹏 的 办 公 室 里 ，安 排 完 自 己 的 工 作 ，文 鹏
站 了 起 来 ，活 动 一 下 身 子 骨 ，便 走 到 窗 前 ，
呼 吸 着 这 难 得 的 芬 芳 气 息 ，办 公 大 楼 靠 近
大 山 ，望 着 不 远 处 一 簇 簇 的 野 花 ，心 里 很
是 惬 意 ，随 着 视 线 的 转 移 ，他 看 到 了 近 处
开 放 的 迎 春 花 ，雨 滴 也 会 随 着 清 风 飘进 来
几 滴 ，清 明 的 季 节 也 真 让 人 伤 感 啊 ！每 每
这 个 时 候 ，回 想 二 十 多 年 的 煤 矿 生 涯 ，多
少 工 友 ，同 事 为 了 煤 炭 事 业 落 下 残 疾 ，甚
至 有 的 付 出 了 自 己 年 轻 的 生 命 啊 ！文 鹏
想 着 都 觉 得 心 里 堵 的 慌 ，很 是 想 念 他 们 ，
也 为 他们 惋 惜 。

尤 其 想 起 那 年 夏 天 的 雨 夜 ，山 体 滑
坡 夺 走 了 好 友 董 强 一 家 三 口 年 轻 的 生
命 ，想 到 这 里 ，他 突 然 间 就 觉 得 心 口 窒 息
的 难 受 。

转 过 身 去 ，拿 出 手 机 ，他 打 开 音 乐 盒 ，
点 开 了 那 首 自 己 心 情 悲 凉 的 时 候 ，喜 欢 一
遍 又 一 遍 听 的 歌 曲 《梅 花 泪 》，当 委 婉 凄 凉
的 歌 声 悠 然 唱 响 ，他 靠 在 办 公椅 子 的 靠 背
上 ，闭 上 眼 睛 ，静 静 地 听 着 ，心 里 突 然 想 起
那 些 难 忘 的 回 忆 啊 ，那 一 幕 幕 的 矿 难 、一
场 场 的 灾 难 、一 个个 鲜 活 的 生 命
逝 去 ，让 自 己 心 里 突 然 像 有 一 只
铁手 抓 的 心 窝 冰冷 的 伤 疼 。

《梅花 泪 》音 乐 响 起 ：
“ 那 日 君一 别

今又 雪 花飞
思念你 的 歌
醉 了 那枝梅
白 雪 飘红梅

滴 滴 寒香为 谁醉
红颜付流水

片 片 花骨也成堆
谁说梅花没有泪
只 是冰雪

还 未寒透梅花蕊
谁说梅花没有泪
只 因 等你
几度寒 来望春归
期待漫 山 春又红
共吟花前
不 枉此 生 梦一 回。”
一 曲 《梅 花 泪 》听 完 了 ，文 鹏

早 已 经 泪 流 满 面 ，抽 出 几 张 绵 柔
的 纸 巾 ，捂 在 脸 上 ，让 伤 感 回 味
的 热 泪 啊 ，寄 托 着 绵 绵 的 相 思 尽
情 地流 淌 吧 ！

听 完 这 首 《梅 花 泪 》后 ，文 鹏
决 定 去 给好 友 董 强 扫 墓 去 。

走 出 办 公 室 ，文 鹏 去 小 卖 部
买 了 些 火 纸 和 纸钱 ，一 个 人 心 情
沉 重 地 往 煤 场 里 面 的 后 沟 走 去 ，
那 里 埋 着 自 己 昔 日 工 友 的 一 家
三 口 ，也 就 是 那 年 夏 天 的 一 次 暴
雨 ，山 体 滑 坡 ，山 脚 下 的 几 间 简 易 牛 毛 毡
房 被 全 部 埋 了 ，那 次 灾 难 总 共 夺 去 了 大 小
六 位 活 生 生 的 生 命 啊 ！其 中 就 有 自 己 要
好 的 陕 南 小 伙 董 强 一 家 三 口 年 轻 的 生 命 ，
孩 子 才 不 到 一 岁 啊 ，每 次 想 起 来 都 让 文 鹏
心 里 极度 悲 伤 。

董 强 是 个 孤 儿 ，从 小 跟 着 姑 姑 长 大
的 ，灾 难 发 生 后 ，亲 戚 姑 父 也 怕 麻 烦 ，和 矿
上 达 成 协议 后 ，就 把 董 强 一 家 三 口 埋 在 了
矿 区 不 远处 一 个 清 净 的 山 沟 里 。

小 雨 在 淅 淅 沥 沥 地 下 着 ，文 鹏 走 近 沟
口 ，走 过 几 棵 大 树 的 下 面 ，一 阵 清 风 刮 过 ，
从 大 树 上 飘 落 一 阵 雨 滴 ，滴 在 文 鹏 的 衣 服
领 子 里 ，一 阵 冰 冷 的 刺 激感 让 他 不 由 得 打
了 几 个寒颤 。

一 座 坟 茔 前 ，两 棵 松 柏 已 经 长 得老 高
了 ，翠 绿 翠 绿 的 ，这 是 自 己 十 几 年 前 亲 手
给 董 强 三 口 栽 的 松 柏 ，坟 茔 上 的 迎 春 花 ，
黄 花 烂 漫 ，一 簇 簇 的 生 长 得 生 机 勃 勃 ，枝
头 上 挂 满 了 清 冷 的 水 滴 。

“ 董 强 ，哥 来 看 你 一 家 三 口 了 ，你 们 一
家 三 口 在 那 个 世 界 过 得 好 吗 ？哥 真 想 吃
弟 妹 做 的 紫 阳 蒸 盆 子 啊 ！董 强 ，哥 想 你 们
啊 ！”自 言 自 语 地 说 完 ，文 鹏 不 由 自 主 地 放
声 大 哭 起 来 ，悲 惨 的 哭 声 回 荡 在 寂 静 的 山
沟 里 ，近 处 高 高 的 松 树 上 ，惊 得 几 只 松 鼠

警 觉 地 看 着 眼 前 的 一 切 ，跳 来 跳 去 的 ，吱
吱地 鸣 叫 着 。

文 鹏 掏 出 一 支 烟 点 上 ，放 在 坟 前 的 砖
台 子 上 ：“董 强 ，哥 给 你 点 上 一 支 烟 ，你 慢
慢抽 啊 ！哥 想 和 你说 会话。”

火 纸 点 着 了 ，纸 钱 不 停 地 放 进 火 堆
里 ，文 鹏 眼 泪 汪 汪 ，心 里 揪 得 难 受 ，大 口 喘
了 口 气 ，仰 头 望 着 眼 前 高 高 的 松 树 ，阴 沉
沉 的 天 空 ，再 次 哭 出 了 声 ：“哥 真 想 你 们
啊 ，再 也 吃 不 上 你 媳 妇 做 的 饭 菜 啊 ，那 年
要 不 是 井 下 你 那 一 推 ，那 有 哥 的 今 天 啊 ！
董 强 ，你 要 活 着 ，我 们 什 么 好 菜 吃 不 上 ，什
么 好 酒 喝 不 上 啊 ！哥 想 报 答 你 都 没 有 办
法 报 答 你 啊 ，你 连 个 父 母 都 没 有 啊 ！我 可
怜 的 兄 弟 啊 ，唉 ，哥 真 的 好 想 你 们 啊 ！”

文 鹏 半 跪 在 那 里 ，泥 水 已 经 湿 透 了 自
己 的 裤 管 ，一 阵 冰冷 袭 来 ，此 时 ，痛 苦 的 思
念 ，让 文 鹏 悲 伤 不 已 。

二 十 多 年 前 ，自 己 刚 刚 跟 着 舅 舅 来 到
矿 上 采煤 队 的 时候 ，就 和 董 强 在 一 个 队 上 ，
陕 南 人 结 婚早 ，第 二 年 的 时候 ，就 带 来 了 老
婆 和 几 个 月 大 的 孩 子 ，还是 几个工 友 帮 忙 ，
董 强 和 他 几个老 乡 在 矿 区 不 远 的 一 个 山 脚
下 搭 了 简 易 的 牛 毛 毡 房 ，就 在 那 里 安 下 家
来 ，过上 了 自 己 清 贫 而 幸福 的 小 日 子 。

董 强 的 爱 人 ，个 头 不 高 ，皮 肤 白 皙 ，带
副 眼 镜 ，看起 来 斯 斯 文 文 的 ，陕 南
的 山 水 滋 养得 女 人 非 常 美 丽 和 漂
亮 。她话 语 少 ，但 做菜 非 常 好 吃 ，
下 班 了 ，董 强 经 常 带 文 鹏 到 自 己
家 里 喝 点 小 酒 ，那 紫 阳 蒸 盆 子 的
家 乡 菜 是 文 鹏 最 喜 欢 吃 的 ，莲 藕
的 清 香 ，菜 汤 的 扑 鼻 ，汤 里 面 放 些
薄 薄 的 鸡 蛋 片 ，香 喷 喷 的 猪 蹄 ，每
次 文 鹏 去 他 家 吃 饭 都 会 喝 得 高
兴 ，吃 得 可 口 。可 就 是 那 次 饭 后
不 久 ，夜 里 一 点 多 ，电 闪 雷 鸣 ，暴
雨 倾 盆 而 下 ，滑 坡 一 下 子 夺 去 了
他 们 一 家 三 口 年 轻 的 生 命 ，那 个
夜 晚 ，在 大 家 刨 出 他 们 一 家 三 口
的 时 候 ，早 已 经 没 有 了 生 命 的 迹
象 ，文 鹏 抱 住 董 强 冰 冷 的 身 子 嚎
啕 大 哭 ，望 着 眼 前 的 一 切 ，矿 上 的
工 会 主 席 一 下 子 就 晕 了 过 去 ，好
多 矿 工 和 家 属 都 哭 了 ，清 冷 的 夜
空 哭 声 一 片 ，打 破 了 矿 区 夜 晚 的
宁 静 ，那 天 晚 上 ，整个矿 区 被 巨 大
的 悲 伤 笼 罩 了 。

埋 葬 了 董 强 三 口 ，多 少 天 下
班 的 时 候 ，还 有 夜 晚 ，文鹏 都 是 坐
在 他 们 一 家 三 口 的 合 葬 墓 前 不 停
地 落 泪 ，不 停 地 抽 烟 ，自 己 吸 一
根 ，给 董 强 点 一 根 ，哭 着 、抽 着 、喃
喃 自 语 着 ，全 然 忘 记 了 四 周 的 黑
暗 和 猫 头 鹰 瘆 人 的 叫 声 。

返 回 的 路 上 ，经 过 选 煤 楼 旁
边 的 煤 场 ，望 着 眼 前 堆 得 和 小
山 包 一 样 的 原 煤 ，文 鹏 心 里 就
想 起 了 年 轻 的 时 候 ，那 次 在 采

区 刚 刚 放 过 炮 ，他 在 低 头 往 溜 子 上 攉 煤
的 时 候 ，突 然 一 个 人 一 把 把 他 推 开 ，后 面
传 来 哗 啦 啦 的 响 声 ，是 煤 壁 上 垮 塌 下 了
好 多 巨 大 的 煤 块 ，要 不 是 那 一 推 ，文 鹏 不
是 砸 成 肉 泥 就 是 非 死 即 伤 。结 果 推 自 己
一 把 的 人 被 砸 住 了 脚 ，几 个 矿 工 赶 快 救
人 ，把 人 抬 过 来 的 时 候 ，矿 灯 一 照 ，原 来
是 董 强 救 了 自 己 ，被 煤 尘 扑 得 黑 乎 乎 的
脸 上 ，痛 苦 地 扭 曲 ，呻 吟 不 止 ，不 由 分 说 ，
文 鹏 一 把 背 起 董 强 就 往 出 去 的 巷 道 奔
去 ，后 面 跟 着 两 个 工 友 ，班 长 赶 快 给 调 度
室 打 了 电 话 ，大 家 接 力 似 地 把 董 强 送 到
罐 笼 旁 ，紧 急 提 升 地 面 ，救 护 车 已 经 在 井
口 等 待 了 ，就 是 那 次 ，董 强 失 去 了 两 个 脚
趾 头 ，右 脚 骨 折 ，成 了 七 级 工 伤 ，救 命 之
恩 ，让 董 强 终 生 难 忘 啊 。如 今 ，阴 阳 相 隔
的 悲 惨 事 实 ，让 文 鹏 心 里 非 常 压 抑 和 难
受 ，仰 望 黑 沉 沉 的 天 空 ，雨 滴 冰 冷 地 打 在
他 的 脸 上 ，文 鹏 长 长 地 嘘 了 一 口 气 ，心 情
沉 重 地 向 办 公 楼 走 去 ，如 今 ，矿 工 的 条 件
好 多 了 ，以 前 住 在 棚 户 区 的 矿 工 及 家 属 ，
基 本 上 都 住 上 了 楼 房 ，享 受 幸 福 的 生 活
了 ，可 董 强 走 了 ，走 得 是 那 么 悲 惨 ，让 他 心
里 总 是 怀 念和 难 忘 。

（ 黄陵矿业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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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路走 ，一 路 望 ，
一 路 大 声 地歌 唱 ，
在 我 向 爱 情 朝 圣 的 路上 。
匍 匐 在 泥 泞 的 轮 回 中 ，
遥 望 记 载 幸 福 的 画 廊 。

清 风 唤来 一枚半 月 ，
今夜 我 与 你 共 流 浪 。
我 用 炙 热 的 胸 膛 ，
为 你 照 亮 我 的 方 向 。

我 用 千 年 万 年 的 祈祷 ，
为 你 带 来远 古 的 芳 香 。
你在 我 的 红 光 中 ，
欢 唱 ，

我 在 你 的 目 光 中 ，
燃 亮 。

夜 的 露珠 慢 慢 消 散 ，
我 已 燃尽最 后 一 丝 光 。

我 爱 的 姑娘 ，

若你 醒 来看 到 我 ，看 到 我 ，
幻 化 成 这般模样 ，
请你 不 要 惊 慌 ，
也 不 要 打扰 我 的 悲 伤 。

我 只 愿 ，昨 晚 的 美 好 时 光 ，
印 在 了 你 的 左 心 房 。

（ 黄陵矿业）

光影 故事

黎坪冰桂
· 郝战琪 ·

黎 坪 冰 挂 ，如 此 这般 美 丽 ，这 般 妖
娆 ，这般冰 清 玉 洁 ，这般天 然 变 化 。

老 子说：“上善若 水。”
“ 水 善 利 万 物 而 不 争 ，处 众 人 之 所

恶 ，故 几 于 道。”
“ 上善若水 ”是一 个成语 ，善 ：最 完 美 ，

指 的 是 最 高 境界 ，就像 水 的 品 性一 样 ，泽
被 万 物 而 不 争名 利 。处 于 众人所 不 注 意
的 地方或 者 细微的 地方 ，所 以 是最接近道
的。水 ，无 色 无味 ，在 方 而 法 方 ，在 圆 而 法
圆 ，无 所 滞 ，它 以 百 态 存 于 自 然 界 ，于 自
然 无 所 违也 。

在 道 家 学说里 ，水 为 至善 至 柔 ；水性
绵 绵 密 密 ，微 则 无 声 ，巨 则 汹 涌 ；与 人无
争 却 又 容 纳 万 物 。水 有 滋 养 万 物 的 德
行 ，它 使 万 物 得 到 它 的 利 益 ，而 不 与 万 物
发 生 矛 盾 、冲 突 ，人生之道 ，莫 过 于 此 。

“ 上 善 若 水 ”最 高 境界 的 善行 ，就像
水 的 品 性 一 样 ，泽 被 万 物 而 不 争 名 利 。
上善 ：至善 ，最 完 美 ；水 ：避 高 趋 下 是一 种
谦逊 ，奔 流 到 海 是 一 种 追 求 ，刚 柔 相 济
是 一 种 能 力 ，海 纳 百 川 是 一 种 大 度 ，滴
水 穿 石 是 一 种 毅 力 ，洗 涤 污 淖 是 一 种奉
献 。逝 者 如 斯 夫 ，人 生 犹如 奔 流 至 海 的
江 水 。乐 善好施 不 图 报 ，淡 泊 明 志 谦如
水 ，而 在 这 里 水 是 喻 指 与 世 无 争 的 圣

人 。达 到 尽善尽 美 的 境 界 ，就 和 圣 人 差
不 多 。这 句 话 可 以 理 解 为 ：水 有 滋 养 万
物 的 德 行 ，它 使 万 物 得 到 它 的 利 益 ，而
不 与 万 物 发 生 矛 盾 、冲 突 ，故 天 下 最 大
的 善性莫如 水 。　（陕南投资 ）


